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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10日穆罕默德·巴

希尔被任命为叙利亚过渡政府总

理时，宣布其政府将于2025年3

月1日解散。时至今日，叙过渡

政府仍在执政，经两次推延，叙

政治过渡进程目前已被延长至五

年。诚然，叙距离实现国家重建

的目标仍任重道远，但在主政近

三个月后，叙过渡政府及其领导

人在巩固国内权力基础方面已有

“小成”。

在大马士革复制“伊德利卜模式”

叙利亚过渡政府脱胎于2017

年建立于该国西北部伊德利卜省

的“叙利亚救国政府”。凭借其

早期治理经验和行政班底，过渡

政府在短期内较成功地在其控制

区内奠定了权力基础，塑造了一

个中央化、带有军人威权色彩的

强人政府雏形。

首先，统合整肃军队和安

全部门从而建立“制胜联盟”根

基。多年来，“沙姆解放组织”

（“沙解”）通过强行接管其他

反对派力量、建立统一指挥控制

系统等措施，最终在伊德利卜地

区建立主导地位。占领大马士革

后，新政府仍将对军队和安全部

门的控制作为建政之基。202 4

年12月22日，“沙解”军事分

支领导人穆尔哈夫·艾布·卡斯

拉被任命为过渡政府国防部长。

24日，“沙解”领导人艾哈迈

德·沙拉与其他反对派首领达成

协议，宣布解散所有组织并将其

整合到国防部之下以备重组。29

日，国防部宣布了新建军队的49

项职务任命，其中包括叙利亚主

要武装派别的领导人。今年1月29

日，包括“叙利亚国民军”在内

的前反对派组织也宣布解散并入

国防部。叙现有的安全机构也经

历了相似的重组过程。

其次，锁定地方领袖和商人

群体，扩大“制胜联盟”。自执

政以来，叙过渡政府实行着某些

与“救国政府”时期相似的治理

模式：一方面，主要通过与地方

强人、宗教领袖、部落酋长等接

触，就地方诉求及其与政治的关

系征询本地意见，在涉及阿拉维

派、德鲁兹派等少数族群时则着

力展示政府的温和形象。另一方

面，通过把除能源、交通等战略

性资产外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等途

径建立稳固的亲政府资本集团。

再次，通过加薪、扩大雇佣

增加在政府机构和普通民众中的

支持者。今年1月5日，叙财政部

长宣布公共部门雇员工资将上调

400%，但同月底，叙过渡政府以

存在大量“幽灵雇员”为由宣布

将解雇1/3的公共部门雇员。在

宣布解散原内政部附属的警察部

队后，仅在大马士革省就有20多

万人登记申请加入新建中的警察

部队。

最后，依赖外交和国家强

制力手段应对经济挑战。叙过

渡政府接手的是一个贫困率高达

90%、3/4人口依赖人道主义援

助、能源电力交通基础设施遭受

严重破坏的国家。与其治下的伊

德利卜省相似，在制裁尚未解除

的情况下，叙过渡政府一方面努

力稳定货币、吸引外资、推动税

收改革；另一方面在粮食、能

源、电力等方面继续严重依赖外

部援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惜

动用国家强制力来实现国内“融

资”。今年1月，叙中央银行下

令商业银行冻结与阿萨德政府有

关人员和公司的所有账户，并于

2月设立专门委员会，审查与阿

萨德政府关系密切的商界人士名

下资产。

外交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整体而言，叙过渡政府的平

衡、务实外交为其在国际和地区

层面赢得了诸多重要突破，这些

突破最终也服务于其此阶段的首

要目标，即巩固国内权力。

文／李海鹏

叙利亚结束过渡状态“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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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层面，叙过渡政府将

获得美欧认可、说服其取消制裁

作为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并取得

阶段性成果。“沙解”是美国和

欧盟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美欧

制裁是叙过渡政府开展对外经济

活动、国家重建的最主要障碍。

对美国和欧盟而言，尽管二者都

将取消制裁作为对叙过渡政府施

加影响的核心杠杆，但欧盟主要

从难民涌入与回归的角度看待对

叙关系，美国在叙利益则覆盖反

恐、遏制伊朗影响力、保护以色

列安全等战略考量。因此自建立

伊始，叙过渡政府围绕美欧核心

利益诉求和取消制裁的最终目标

采取了一系列举措：2024年12月

12日，帮助解救一名美国人质；

14日，面对以色列的空袭，明确

表示将诉诸外交手段解决而不想

“卷入可能导致（叙利亚）进一

步被破坏的争端”；24日，强硬

回应伊朗领导人涉叙言论；强化

对叙黎边境控制并与黎巴嫩真主

党附属团体发生跨境冲突等。最

终，今年1月5日，拜登政府出

台了一项有效期为半年的制裁豁

免，批准“与叙执政机构进行交

易及某些与能源和个人汇款相关

的交易”。2月24日，欧盟宣布暂

停对叙与能源、银行、交通和重

建相关的一系列制裁。

在地区层面，叙过渡政府

在与伊朗切割的同时，在土耳其

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维持着微

妙平衡。当前，土被公认为是叙

过渡政府最重要的外部支持者。

出于缓解沙特等国对土影响力扩

张的战略疑惧、获得财政支持甚

至重建资金、争取海湾阿拉伯国

家支持取消对叙制裁等考虑，叙

过渡政府在建立之初就将外交工

作重心转向了周边阿拉伯国家。

叙过渡政府领导层，包括现任总

统沙拉，首次出访国都是沙特，

此后又密集访问了卡塔尔、阿联

酋等国；明确表示叙不会“输出

革命”或对邻国构成威胁等。相

关姿态旨在邀请阿拉伯国家、特

别是沙特在叙政治过渡进程中扮

演关键角色。同期，尽管土叙关

系相对低调，但叙过渡政府实际

上在库尔德武装、难民、参与战

后重建、海上划界甚至双边防卫

条约等广泛领域回应了土的利益

诉求。

针对内战期间的敌对方，叙

过渡政府采取了灵活务实立场。

推翻阿萨德政府后，叙过渡政府

并未拒斥俄罗斯与新政府接触的

2025年2月25日，叙利亚全

国对话大会在该国首都大马

士革举行。图为叙总统艾哈

迈德·沙拉发表讲话。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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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今年2月12日，沙拉与俄罗

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与俄

方就保留其在叙境内两个军事基

地的请求展开谈判，并以此为筹

码向俄方索要补偿（遣送阿萨德

回国并支付赔偿金）。同时，与

乌克兰政府保持稳定接触，获得

乌方粮食援助和其他援助承诺，

但并未与乌复交或撤销前政府针

对乌东部领土的官方立场。这显

示出叙过渡政府在特朗普再次就

任美国总统前后对乌克兰危机走

势、美俄关系变化的冷静认知和

务实应对。

最后，巧妙利用外交成果服

务国内政治议程。在取得拜登政

府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谨慎认可

后，沙拉才于2024年12月底大胆

推动军事重组并第一次宣布延长

过渡期，为巩固其国内权力奠定

基础。随后，今年1月，叙过渡政

府对地区国家的外交取得全面突

破。在1月27日欧盟宣布就放松

对叙制裁路线图达成一致的背景

下，沙拉于29日宣布就任叙过渡

时期总统，并再次宣布延长政治

过渡期。叙过渡政府还获得了法

国、土耳其、卡塔尔、沙特、乌

克兰等国在能源、粮食、财政等

方面的援助或承诺，这为其缓解

经济困境从而提振国内民意支持

提供了助力。

两大议题掣肘过渡进程

当前，至少有两大议题影

响叙政治过渡和经济重建进程。

一是“叙利亚民主力量”（“民

主力量”）的地位问题。“民主

力量”主要军事力量由“库尔德

民主联盟”下属民兵组织“人民

保卫部队”组成，土视该民兵组

织为库尔德工人党（被土认定为

“恐怖组织”）的一个分支。当

前，“民主力量”控制区约占叙

领土面积的25%，但却控制着叙

90%的油田、超过50%的天然气

田、最重要的小麦产地和淡水

资源。以土耳其为一方、以美

国拜登政府和法国为另一方在

“民主力量”地位问题上存在

尖锐分歧。叙过渡政府完全有

可能通过与美欧在库尔德问题

上的协调合作，换取其进一步承

认；但出于土方压力又不得不拒

绝“民主力量”参与政治过渡进

程，并坚持要求其解除武装、实

现国家领土统一。从过渡政府

与“民主力量”的谈判进程来

看，双方在油气收入分配、国家

制度安排、民兵处置方式、库

尔德人权利等方面都有一定的

妥协空间。今年2月，“叙利亚

东北部自治当局”已开始从其管

理的油田向中央政府提供石油。

对叙过渡政府而言，土耳其方

案可为中央政府保留最多的经

济资源，但或将影响美欧关于

对叙制裁的考量，进而掣肘叙

战后重建；但向库尔德人过多让

步——即便在土方允许的情况

下，还有可能引发多米诺效应，

影响中央政府与其他分离势力的

关系。鉴于此，特朗普政府在

此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将深刻影

响各方抉择。

二是土耳其、以色列在叙的

战略竞争。2015年9月至2024年11

月，主要外部介入方（美国、俄

罗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土

耳其、以色列）通过直接或间接

协调机制在叙大体维持着均势，

叙政府处于弱势。阿萨德政府被

推翻后，土在叙影响力显著提

升，并试图协助叙过渡政府建立

中央化强势政府。在此背景下，

加之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地区

权力格局剧变带来的影响，以色

列对叙政策发生显著变化，从先

发制人式的“防卫”、侵占领

土，至今年2月23日公然要求叙过

渡政府保证其南部三省“非军事

化”。从以方表态来看，以色列

意在为土在叙境内的军事存在划

定红线，尤其警惕哈马斯等巴勒

斯坦武装派别在叙南部获得庇护

空间。除叙以甚至土以在叙南部

发生直接冲突、扰乱叙政治过渡

的风险外，以色列的“安全区”

策略（即要求叙南部三省“非军

事化”）还可能刺激叙南部地方

割据势力发展，以方甚至还有可

能间接或直接扶植地方割据势

力，为叙政治过渡进程增添新的

障碍。以色列政府显然乐见叙保

持分裂、弱势状态。未来，特朗

普政府的亲以立场将对美国对叙

制裁的延续性产生何种影响，仍

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

院阿拉伯语系助理教授）


